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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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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靚兒解下自己的衣帶，站到椅子
上，纖纖素手一揮，雪白衣帶繞過橫樑落
到她面前；凌靚兒平靜地將衣帶打結，輕
歎一聲，沒再遲疑，衣帶繞過了細緻無瑕
的玉頸。

「咚！」椅子倒地的沉重聲響在房內
迴盪著，穿著白色繡花鞋的小腳微動了兩
下便停止。

痛苦祇是一剎那，之後就永遠都不會
再痛了。

霍非凡一整天都心神不寧，做任何事
都不順利，讓他本就陰沉的臉更冷得駭
人。

可惡，都是那女人害的，昨天不應該
聽她說那麼多廢話，讓他不平靜的心更亂
了，真是該死！

手上的營運報告再怎麼看都是原來的
那一頁，最後霍非凡祇好扔下一切離開書
房，鐵青著臉提早休息。

大夫人見到霍非凡回房，笑開了臉迎
上去。

「莊主，你回來了！」
霍非凡輕嗯一聲，人到桌前坐下。看

到桌上擺滿了酒菜，揚眉看著妻子。
蕭月紅在一旁坐下解釋。
「莊主這兩天心情不好，所以妾身便

親自下廚做了幾樣莊主愛吃的小菜，想陪
莊主喝個小酒解悶。」

取了酒壺來倒了兩杯酒。
「莊主，乾杯。」蕭月紅舉杯相邀。

霍非凡拿起酒杯一飲盡而盡，蕭月紅
又忙為他酒杯裡加酒，霍非凡連了喝了三
杯才停。

「莊主，這樣光喝酒會醉的，吃些菜
吧。」她殷勤地為霍非凡布菜。霍非凡舉
箸想夾菜，卻看到她手腕上的玉鐲，立刻
丟下筷子抓著蕭月紅的手厲聲問： 「你這
鐲子從哪來的？」

蕭月紅被嚇了一大跳，趕忙回答：
「是……是靚兒送的。」

霍非凡又注意到她脖子上掛的晶玉，

冷怒地問「連晶玉也
是她送的嗎？」

大夫人點頭，怯
怯地解釋： 「晶玉和
手鐲都是靚兒送的，
靚兒說她用不到了，
就送給了妾身。」用
不到！凌靚兒為何這
麼說？驀地，霍非凡
腦裡浮現了昨天她說
的話：我願意用我的
性命來證明！

證明什麼？她愛
他？如何證明？難道
她想……

「莊主若不喜歡
妾身佩帶這些飾物，
妾身就拿下。」

大夫人見霍非凡
不悅，忙要脫下晶
玉，但是項鏈卻突然
斷了線，一顆顆的晶玉霎時全灑落，散了
一地。

「哎呀，怎麼斷了？」大夫人手忙腳亂要
撿晶玉。

霍非凡看到這情景，心中冷不防的打
了個冷顫。不會的，她會這麼做嗎？不會
的……

他立刻跳起，奪門而出，以最快的速
度趕向如玉樓。

靚兒，靚兒……他心中一直叫著靚
兒，腦中卻不斷浮起她的話——我願意以
我的性命來證明！

不……她不能這麼做，不……
霍非凡衝到凌靚兒門前，門上的鎖鏈

讓他臉色更加蒼白，他沒時間去找鑰匙，
大腳用力一踢，門板應聲而倒，他立刻跑
入房裡；穿過珠簾後，入眼的情景成為他
一生永遠都揮之不去的夢魘。

（七十六）

「啊！待會兒回到島上，請你立刻查閱一下好
嗎？不過，這件事千萬別對其他人說哦！」

神尾秀子一言不發地點點頭，但她的嘴唇不
知道怎麼回事，變得越來越白，毫無血色。

汽艇急速地前進，月琴島眼看著就快到
了。

從海面上看過去，月琴島就像故事書中的插
圖，覆蓋全島的綠樹叢中，隱約可見中國特色的
屋瓦、朱紅色的柱子。不過由於年代久遠，這些
建築物的顏色都顯得有些灰暗。

這是智子上生土長的故鄉，當初她下定決心
向這裡告別，沒想到僅僅離開二十多天，命運又
再度把她帶回這裡。

此刻在智子眼中，這美麗的故鄉竟然變成一
隻不知名的怪物。她覺得似乎有一隻巨大的黑手
覆蓋在島上，阻斷陽光的照射。

汽艇上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就連一聲咳嗽
也聽不見。

大道寺欣造面無表情，呆呆地望著前方的水
平線；蔦代則低著頭緊緊抱住文彥的肩膀。

當汽艇繞過琴桿呷的尖端時，智子終於忍不
住渾身發抖。

這時，有人輕輕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她回頭
一看，祇見神尾秀子眼角噙著淚水，不過智子並
不覺得奇怪，因為她自己也想放聲大哭。

外祖母阿真更是虛弱地閉上雙眼。這二十幾
天當中所發生的種種事情．早就令她感到疲憊不
堪了。

汽艇漸漸放慢速度，不久便停靠在碼頭
旁。

碼頭上的留守人員及五六位島民都出來迎接他們，這些人和阿
真、神尾秀子一一打招呼寒暄，不過並沒有人高聲談話，因為大家
都明白智子這次回來，絕對不是一件值得慶賀的事。

惟有伊波良平依然踱著小碎步，在碰到舊識的時候，誇張地和
對方打招呼，反而讓人覺得很怪異。

不久，大夥兒都下了汽艇，三三兩兩地朝大道寺家走去。
從碼頭到大道寺家祇需步行十五分鐘，金田一耕助不知不覺中

又和神尾秀子並肩走在一塊兒。
「金田一先生。」

神尾秀子看看四週，壓低嗓門問道：
「我曾經寄給你那個記錄了許多編織符號的暗號表，你覺得怎

麼樣？」
金田一耕助吃驚地轉頭看著神尾秀子。
「哦，那個東西啊……我夾在筆記本裡，現在也帶在身邊。你

想知道什麼嗎？」
「沒有，我祇是隨便問問。」
「神尾老師。」

金田一耕助輕輕叫了一聲。
「你是不是認為這裡將會發生一些需要那些暗號的事情？」
「不，不，我沒有這個意思。」

金田一耕助非常仔細地觀察著含糊其辭的神尾秀子，突然間，他
注意到一件事。

「咦？神尾老師，前些日子你在歌舞伎戲院走廊上拿給我看的
項鏈墜子怎麼不見了？」

「哦，那個呀……」 （一三一）

我吸了一口氣： 「每一個不同的人，有不同
的通訊方式，例如溫寶裕是——」

兩人搶著回答： 「三長兩短。」
「三長兩短」的訊號的一種方式，也是中國

話中的一名俗語，不是很懷好意，她們當然是故
意選定了這樣的訊號給溫寶裕用的，所以，一說
了出來，就笑個不停。

我盯著她們耳下不斷搖晃的耳環看，六角
形，不會比指甲更大，也很薄，微型電子儀器的
體積可以小到這種程度，也真是很不容易了。

兩人又道： 「我們的工作進行得好，你就由
我們介紹給他們認識。」

我又好氣又好笑： 「我成了獎品了。」
良辰美景一起叫： 「誰叫你 『隔著牆吹喇叭

』——聲名在外，我們這就去進行。」
我那時，如果知道她們 「這就去進行」是什

麼意思的話，一定會提議她們明天早上再開始也
不遲。

那祇能算是一個小插曲，我也是直到若干時
日之後，才知道當晚她們離開之後，做了些什
麼。

那是後來，有一次，已成為世界著名私家偵
探的小郭，忽然向我提起，說的時候，猶有餘悸：
「真駭人，這世上奇才異能之士真多，若干天之前，
半夜三更，我的一個職員在事務所當值，進來了兩
個穿紅衣眼的少女，行動快得和鬼魅一樣，立逼著
要找一個……醫生的一切資料，那職員……一直
以為遇到了鬼，嚇得發了三天燒，也不敢當夜班
了。」

我聽了自然祇好苦笑，還不能表示什麼，祇
好道： 「你那職員，也未免膽子太小了。」

小郭的神情十分嚴肅： 「不是他膽小，我的
事務所中，到處都有閉路電視，也一直不斷進行
錄像。

事後，錄影帶放出來一看，那兩個少女站著
不動的時候，明麗可人，兩個人一模一樣，可是
一動時……絕無可能有人可以移動得如此之快
的，她們是……」

我笑了笑，知道他接著想說什麼： 「不，她
們不是外星人，有機會，會介紹給你認識。」

小郭望了我半晌，才道： 「你認識的怪人真
多。」

我立時回答： 「包括閣下在內。」
良辰美景在離開之後，就在小郭的偵探事務

所中，取得了費力醫生的一切資料。
費力醫生的研究所，由一個世界性的研究基

金作資金支持。這一類的基金，對於有資格的研
究者，十分寬容，付出大量的金錢供研究，三年
五載，沒有結果，絕不會有半分怨言，而且也絕
少過問研究者如何花費金錢。費力的研究所，甚
至連建築物，都是基金支出建成，在一個海灣的
邊上，十分優美清靜。 （九）

茶畢，裴公子道： 「宣仁兄貴恙何以令人難解！但不知家尊仰
板於仁兄，而仁兄何拒絕之甚？莫非仰板不起麼？」宣公子歎一口
氣道： 「小弟苦衷，一言難盡。望仁兄原諒。」

裴公子正要開口，祇聽書房外一聲咳嗽，裴爺進來，兩位公子
俱已站起相迎，唯宣公子見了裴爺，面有慚色，也免不得向前相
見，口稱： 「年伯在上，小侄登鰲拜見。」裴爺道：「賢侄少禮，一旁
坐下。」

宣公子告坐，大家方才坐定。裴爺道： 「我看賢侄才貌雙全，
老夫久已拜服。因膝下有一弱女，雖非至室，亦是掌珠，欲擇一佳
婿。如賢侄者，世上罕有其人。故前托令姨丈向你尊翁說媒。滿擬
一說必成，誰知推托，多分是令姨丈不會說話、代人善為撮合。今
幸賢侄光臨寒舍，老夫不揣冒昧，當面將弱女許與賢侄，賢侄不可
有為推辭。」宣公子道： 「年伯吩咐，小侄怎敢推辭，但無父母之
命，媒妁之言，小侄焉能自主？望年伯原諒。」裴爺道： 「祇要賢
侄允了親事，少不得央出媒妁，通知你家父母，這就不為自主了。
」宣公子被裴爺這一駁，沒得話回，道： 「小侄心事，連自己也說
不出來。年伯府中千金，自有乘龍佳婿，何必小侄？但小侄雖有一
點才貌，不足為奇。望年伯恕小侄唐突之罪。」裴爺笑道： 「賢侄
說不出的心事，老夫知之久矣。祇不過情獨鍾於寶珠。可惜寶珠已
死，徒想無益。就是小女，才貌也不亞於寶珠，賢侄不要少所見，
多所怪，過於拘執，自貽後悔。」宣公子被裴爺說出心事，滿面通
紅，道： 「小侄不曾情戀寶珠，別事也無後悔。」裴爺怒道： 「你
今日拒絕如此，不要到後來再想求我，我也是不能從命的。」宣公
子也被裴爺絮煩急了，道： 「年伯若不相信，小侄便寫一個憑據與
年伯，以為後日執證。」裴爺聽說，哈哈大笑，就叫宣公子寫此憑
據。宣公子取了笑硯，怎生寫法，且看下文。

第十回 聽月題詩 引生遇故
詩曰：
夜漏無聲誰聽月，冰輪皎皎又有聲。
天宮響振霓裳曲，送下清音到玉京。
裴爺見宣公子竟認真要寫起絕據來為執照，肚內好不暗笑。書

癡不知就裡，執意如此，少不得日後慢慢擺佈他一番，方出今日心
頭之氣。一面想著，一面假意發怒道： 「好個不識抬舉的小子！老
夫一團美意，招你為婿，你反出言無狀，竟肯寫絕據與老夫為憑。
也罷：

我本有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 （三十四）

劉日英這時卻突然止住哭泣，帶淚插嘴
道：

「你胡說，爹並不想殺死你！假如……
」

金蒲孤微笑道：
「假如我留在萬象谷，他自然用不著殺

我，因為我已不會成為他的勁敵了！」
劉日英抬起眼道： 「家父將平生所能摘

錄相贈，可見他對公子之器重……」
金蒲孤冷笑一聲道：
「我知道，你父親留下的那一冊絹帛上

就載的東西，的確已窮天地之道化，可是我
學了上面的東西，不知不覺問會變成與他同
一類型的人物！」

劉日英搖頭道：
「這是公子過慮了，世上沒有絕對害人

的東西，用之善則善，用於惡則惡，鋼鐵鑄
為犁鋤，則為養民之具，鑄為刀劍，才是殺
人之器，妾身本來對公子寄莫大的厚望，盼
公子能接受那些學問，進一步去將家父改變
過來，可是你將它毀了，而且毀得那麼突
然，妾身還來不及將寸衷剖露，已經失去機
會了。」

金蒲孤哈哈一笑道：
「我也想到這一點了，可是還是決定毀

了它，因為我瞭解自己的定力，絕對無法做
到你所想的程度……」

南海漁人輕輕一歎道： 「老弟太謙虛
了，以你的才華品性，應該不成問題的！」

金蒲孤笑笑道：
「前輩也太看重我了，可是我自己卻不

敢那樣想，因為我是人，人就無法克制本性
中的缺點，正如劉小姐所舉的鋼鐵之例，以
之鑄鋤犁，必須經過辛苦耕種才有收穫，以
之鑄刀劍，祇須架在人家頸子上，就可以得
到隨心所欲的享受，兩相比較，誰也不願意
棄逸就勞，所以我不敢冒那個險……」

南海漁人默然不語。
金蒲孤又笑笑道： 「毀去絹冊，祇逃過

劉素客第一個陷講，因此我必須急急離開，
避開他的第二個陷阱……」

南海漁人奇道： 「這又是怎麼說呢？」
金蒲孤微笑道：
「假如我留在那裡，與這些絕色的美女

終日廝守，人非太上，熟能忘情，別說是半
年了，祇要一個月，我就會陷溺於溫柔鄉
中，再也不想別的事了！」

南海漁人道： 「原來老弟是為著這一點
才離開的，我還祇當你是真的要去制箭呢？
」

金蒲孤微笑道： 「制箭祇是一個托詞，
我真正的用意是想離開她們……」

南海漁人微怔道： 「可是老弟答應她們
要回去的？」

金蒲孤笑道：
「自然要回去，我總不能失信於幾個婦

人，可是我明天回去，便不再擔心受她們的
誘惑了！」

南海漁人表示不解。
金蒲孤笑著對鋼羽招招手，鋼羽大步踱

過來，金蒲孤附在它的耳邊低語片刻，它一
展巨翅凌空而去。

金蒲孤這才笑著道：
「我已經叫鋼羽去找幾樣東西，等它回

來後，我們就可以回去了！」
南海漁人詫然問道：「它去找什麼？」
金蒲孤道： 「苦竹尖，信石膽，毒蛇血

……」
南海漁人失色道： 「這些都是清心克欲

的東西，老弟要來做什麼？」
金蒲孤笑笑道：
「用來製成不動心丸，壁立干切，無慾

則剛，我吃下那些東西後，大概不會再對女
人動心了！」

南海漁人一歎道：
「老弟用心良苦，祇是對自己大殘忍了

一點，你知道經此一來，你永遠都無法……
」

金蒲孤一笑道：
「前輩無須擔心，我是個獨子，身負宗

嗣血食重任，不會一輩子作寺人的，我用藥的
量大概祇須維持一年就夠了，以後我還是會
討個好老婆的！」
南海漁人怔了片刻，才輕輕一歎道：

「老弟！我真是服了你了，你怎麼會想
出這樣絕主意的？」

金蒲孤微笑道： 「我想得到，人家也想
得到，所以劉小姐才不許我活下去！」

（八十五）


